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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文课程自设科以来，便有学科建构的追求。这其中，常为人提及的是“字、词、句、篇、语、修、逻、文”。这八字方针，分属不同层面。字、词、句、语、修，属于语言层面。语为语法，探讨的是句子的构成及组织，其实大可依附于句子。也许是为了强调其重要，才加以突出。现代以来的语文知识建构，很看重语法及修辞。修辞是语言运用的讲究，包括词语的锤炼、句式的选择及辞格的使用，其单位大于句子。如此，语言层面的知识就是文字、词语、句子及修辞，表明语言单位是逐级扩大的。而篇章，就是最大的语言单位。篇章，一般分内容与形式两方面。内容方面有背景及意图、类别、标题、内涵等，形式方面有文体、结构、技法、语言等。逻辑是独立的思维学科，不尽属于语文，因而其淡出，自在情理之中。文，包括文学、文化及人文，这方面的知识也是多样的。此种建构，关联着许多学科。诸如语言学，具体一些就有语音学、词汇学、语法学及修辞学。就篇章来看，是文章学，侧重于文章原理。关联着读与写，又有阅读学和写作学。还有逻辑学、文学史、文化学、文艺学等。语文学习或教学关联着各种学科，但本身还得有一种独立，才算是学科的建构。由小到大来看，是文字、词语、句子、修辞，这是属于语言层面的；再就是篇章，由篇章又关联着读与写等能力训练；然后才是文学、文化、人文，是由文本引发的积累和养成。如此，原来的八字方针可调整为文字、词语、句子、修辞、篇章、文学、文化、人文，分属于不同层面，又可体现于文本中。

文本是言与文的载体，起着一种关联作用。而重文本，本就是传统教学的特色。依托于文本，可释义、可讲解、可章句、可评点。教学的对象是文本，而不是知识或言语碎片。从读写来看，也可谓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，即读是面对已成形的文本，而写是面对未成形的文本，但已成形的文本对未成形的文本有一种参照作用。因而相比起写来，读的作用更为基础。从另一方面来看，则又要求更高。要求高一些，有取法乎上之义。而写，仍得从基础练起。眼高手低是有可能的，但眼低手高则不可想象。现代以来，有了一个语文的学科设置，文本就降而为例子了。是要通过讲解例子，来达到语文学习的目的。视文本为例子，就知识掌握及能力训练来看，是此例子也可彼例子也可，但就语文修养来看，则不能将所有的例子都等同一律。甚而，文本就是学习的对象。着眼于学科建构，例子可多可少。且就教材选文来说，才几个单元，二三十篇文章。教学中，大都是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来对待那些课文，甚而不乏专家式的解读。其实对中小学教学来说，文本解读宜有度，尤其是切合于学情的程度。与其挖掘式地讲解，不如少讲一些，多读一些。这少讲一些，就是指不要挖掘式地分析讲解，有的是过于深奥，有的则是重复。其实文本多了，大可各有侧重地讲解，合起来看，仍可达成教学的目标。但前提是教材中的课文得多选一些。或者说，课本的容量大一些或厚一些。其中仍可分讲读课文与自读课文，这样教学指导上可以灵活一些。

现行语文教材仍多按单元来编排，单元编排的优点或长处是便于文体分类，即多按文体来分。但此种分类仍是基于形式的分类，看不出内容的关联。因此，有的教材便改为主题编排，或人生或社会或自然等等。此种编排的长处是内容上相关了，但可能混淆了文体，即将不同文体的文本都编在一起。且就一册课本来看，也只是突出了若干主题，内容上不见得丰富。能兼顾内容与形式的，还有专题编排。此种专题设计，大可参照文学史的做法。比如诗歌方面，有诗经楚辞、汉魏六朝诗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等，散文方面有诸子散文、历史散文、辞赋骈文、唐宋古文、明清小品等，小说方面有白话小说（话本与拟话本）、文言小说（传奇与笔记体）、章回小说等，戏曲方面主要是杂剧与传奇。然后是现代诗歌、现代散文、现代小说、现代戏剧及外国文学，等等。这些名称可纲举目张，大致能反映出文化及人文的传承。现行教材中，将现代文放在前面，文言文放在后面，这是顾及了五四以来白话文的传统。但白话与文言之争，早已告一段落。而今看来，大可将文言文放回到前面，更能体现文化的长河从古流到今。且在实际的教学中，也常有将文言文或古诗文提前的。专题的设计，理当从古到今，由中及外，更能体现出教材的条理性。此种专题设计，兼顾文体、类别、时代等，更为紧凑。

语文教学中又有教教材与用教材教的说法。众所周知，教教材多是过去的做法，尤其是以纲为纲、以本为本，那纲是教学大纲，本就是语文课本。此种做法对课本较为落实，但延伸及拓展不足。用教材教的提法，比起教教材来，好似更灵活更自主，但实际的操作中，也有可能更含糊笼统。用教材教，教什么呢？语文教学或学习的层次包括了知识、能力与修养，问题是这三个层次都要通过课文或文本来达成，而不是直接教学。那么就有理由期待能与文本很好地结合起来，具体地说，就是将语文学习的知识、能力与修养等层面合宜合理地分配到各册课本中去，以对应于相应学龄的学习。只有做到了这些，课文课程才算有了建构。教教材与用教材教，大可视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。教教材还是不可少的，至于用教材教，则可以有一些自主。比如，面对同样的教学内容，可以有不同的设计，但若连教学内容都不一样，就没有可比性了，或者说所面对的问题不一样了。用教材教，还给人一种看法，即教材本身是不怎么样的，或许事实上也是这样，并不见得有多少学科上的建构。

语文建构要协调好知识与文本的关系。语文教学或学习，还得借助文本，而不是直接讲授课程知识。因课程知识较抽象，且建构得不大完整，不是纯知识。另一方面，课程知识或许可以设计成一个练习系统，再与文本配合起来。而今课文后面都有些练习，但题目量不多，大可整合为单元练习，如同一些辅导材料和复习用书中的做法。比如语言知识方面的练习，文字、词语、句子及修辞，就可结合所学的课文来设计练习，而不宜撇开文本，人为地设计出许多语言碎片来练。语文学习中，有一种较极端的做法，就是撇开了课文或文本，直接将课程知识和各种练习结合起来。就是阅读指导方面，也是为做题目，而不是为文本学习。这虽是为了应试，但做题目，仍要先理解原文。其实语文知识、语文能力、语文修养等，大都要依托于文本，而不是自行设计。着眼于语文建构，不同层面的课程知识大都要与文本结合，且此种结合最好体现于教材中。文本有难易之分，课程知识也有浅深之别，这都要分开阶段和目标来设计，免得过于重复或缺乏条理。如果教材中有这样的条理设计，语文建构才可能明朗化，或更为明确。当然，语文教学或学习也会更有头绪可寻。语文建构，其实就是课程知识和文本借助的完美结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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